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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向国生

寨门

妙趣横生的斗鸡场一角

寨子里的采蜜人 聚精会神的木雕工人 西兰卡普织娘 包粽糍的大娘

秋收后的走廊

拦门酒现场

哭嫁

寨内大门

袁家界，是武陵源星罗棋布的

风景点上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赫

赫有名的黄狮寨 、金鞭溪 、水绕四

门 、百龙天梯 、十里画廊 、神堂湾 、

杨家界像一条玉带环绕在她的周

围，本来已确认了她无可替代的观

景优势，而她自己拥有的天下第一

桥、迷魂台、空中田园、后花园等张

家界绝景，更使她的景观价值无与

伦比，难怪近年来有人评价她是世

界自然遗产的核心，使得到张家界

游览的客人，不上一趟袁家界总觉

得遗憾。

近两年来， 一个叫袁家寨子的

景点悄然出现在袁家界上， 并以她

别出心裁的本土农耕文化演示吸引

了游人的眼球， 成为袁家界上又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世居

：无法遮拦的硬伤

袁家界原来是一个一脚踏三县

的边远山村， 是原大庸县中湖乡的

一个生产大队，

1988

年地级市诞生

后划归张家界国家森林管理处管

辖，当时，尽管她地处武陵源核心景

区的中心，却因山路奇险，从任何一

条道上山都要大半天时间，因此，游

人及少涉足， 山上的村民依旧过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栖”悠哉悠哉的

农耕生活。但是，面对近在咫尺的滚

滚客流的诱惑，很多

村民还是心有不甘，

苦苦等待有朝一日

能发家致富的机会。

机会终于在九

十年代中期出现。 武

陵源区政府修通了

上山的旅游公路和

招商引资建成了 “天

梯 ”后 ，从标志门到山上

只要半个钟头，顿时把袁家

界一下子推到了游人面前。 袁

家界人以前所未有的兴奋和热情投

身到苦苦等来的机遇中来。 原来房

子在山坳、 僻静地方的将房子搬到

了公路边， 路边有房子的立马进行

装修、改造，山外一些投资商也看好

这块风水宝地纷纷抢占有利地形，

一时间，山上摆地摊的、开家庭旅馆

的、开小餐馆的、办照相馆的、唱歌

表演的， 把个昔日宁静的山村鼓弄

得热火朝天、热闹非凡，几年光景，

袁家界上横空出现了一条充满现代

气息的商业“天街”。

但是， 热闹背后隐藏着的巨大

隐患日渐浮出水面。 正当袁家界人

初尝新兴产业带来的甜头时， 过度

开发和无序竞争引发的环境和管理

压力， 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严厉

抨击。 从山谷对面的黄狮寨看袁家

界，一片杂乱无章、五颜六色的建筑

物十分剌眼， 令人大倒胃口。

1992

年两位联合国教科文博士曾用极其

美好的词汇赞美过武陵源， 使武陵

源荣登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

1999

年，还是他们，却用十分严厉的口气

指出这里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倾向，

教科文因此向这个在中国最先荣登

名录的景区， 最早亮出了 “黄牌”。

2001

年

4

月

15

日， 当时的国务院

总理朱

镕

基站在黄狮寨天桥遗墩景

点遥看着对面山头上有碍观瞻的建

筑物， 严肃地问省市陪同领导：“那

里到底是原住民， 还是后面搬上去

的？ ”

骤然降临的人流和相对滞后的

管理、治理手段给景区造成的伤害，

有人戏称这是武陵源的“硬伤”。

安置

：苦心经营的闹市

当然， 治硬伤得用猛药 ，

1999

年开始，武陵源区政府对景区进行

了世纪大拆迁 ，

20

余万平方米的

各类违法违规和有碍观瞻的建筑

物被一一拆除。袁家界是搬迁安置

的重点，怎么搬、搬多少留多少、搬

到哪留在哪？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

重视，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正午都上

山进行了调研 。 经过专家反复论

证，最后决定对袁家界部分原住民

分成中坪和下坪实行隐蔽安置，其

中的

15

户原住民就集中安置在天

下第一桥的对面山湾里一个叫漆

树

(

音同“落”

)

的地方。

隐蔽安置体现了决策者遵重自

然规律、彰显人文关怀的良苦用心，

同时也达到了既节省开支， 又减少

污染、美化景区的目的，续存了当地

的历史和文化。

袁家界沿公路两侧的上百栋房

屋

90%

被拆除， 只留下一点被政府

管理机关用来接待游客的必备设

施。但是，由于当时政府对袁家界景

区入境游人增量的估算不足， 一个

小小的天桥快餐厅无法满足逐年猛

增的游人的需求， 一个有利可逐的

市场空间形成了。在利益驱动下，一

些原住民便纷纷开餐馆、建旅店，漆

树 这个地方虽说只有

15

户人家，

却弄出了

388

个床位，

1650

个餐位

的接待规模。

以前困扰人们的污染环境、扰

乱市场的的问题又来了。据这

15

户

人家之一、 现为袁家界综合管理所

所长的管泽东介绍，前几年，在天下

第一桥旁边有一个叫三观台的观景

台， 寨子里的生活污水都是从那里

排下金鞭溪的支流沙刀沟， 那时流

出的水都是黑色的。 而市场的混乱

更是触目惊心，拉客宰客、色情敲诈

时有发生，一盘土家腊肉卖到了

88

元，而一份成本不到

50

元的岩耳土

鸡居然收了游客

388

元。

这里一时成了令人头疼的 “乱

源”，良苦用心的安置，换来的却是

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

建寨

：精心构筑的风景

中坪安置点的混乱， 连袁家界

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2006

年，在

“打造世界旅游精品” 的启发下，村

支两委组织原住民外出考察、学习，

使原住民明白了开发是为今天谋

利，保护是为后代留财的道理。在经

过村民代表会议后， 决定先拿中坪

15

户原住民做试点，通过自救自治

的方式，探索新的出路。即在不改变

房屋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将房屋外形

改造成土家山寨形状； 在不改变房

屋属性的前提下实行统一运营；在

不影响收入的前提下改变服务内

容，用农耕文化演示、民俗风情表演

取代家庭旅馆和餐厅。

2007

年

2

月， 由村部牵头，

15

户

80

口原住民以房屋入股，采用互

助合作方式， 依法办理了袁家寨子

营业执照， 并同步办理了企业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当年

3

月，他们聘

请了专业团队进驻，开始综合整治；

随后， 寨子办理了文化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备案证和卫生许可证； 进行

了消防整改； 物价部门将寨子纳入

演艺行业进行规范管理。

就这样，一个群众自愿合作、景

区原住民另辟蹊径自谋生路的新的

生产模式———袁家寨子诞生了。

在袁家寨子游人川流不息的一

间民房里， 村支书张玉辉给笔者算

了一笔账：

20

年前， 张家界建市之

初， 袁家界村人均纯收入只有

300

多元。

10

年前，村里户户开旅馆，家

家搞餐饮 ， 但人均纯收入也不过

2000

元。 今年，尽管政府搞了拆迁

安置， 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都比原

来小了，但村民收入却大幅提高，保

守估算，也不会低于人均

1.6

万元。

张玉辉说：“我们原来赚的是卖苦力

的钱 ， 如今赚的是当老板分红的

钱 。 ”

15

户人家每年共入股分红

75.3

万元 ， 村里每年还发给每户

5000

至

8000

元租房补助费， 村集

体收获的钱还可以再分配。这样，村

民从寨子里人均年获收超过了

1.1

万元。

2007

年

6

月，黑龙江省省长张

左己在市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寨子考

察， 当他听说袁家寨子撤除了

388

个床位，取消了

1650

个餐位，每年

减少五百多万吨的污水排放量时，

评价寨子模式是保护景区环境、丰

富旅游内容、 解决原住民出路的有

效尝试；

2008

年

8

月， 中央电视台

著名记者王志来寨子采风， 当他听

说土家历史源远流长， 民族文化博

大精深， 尤其是民间文化艺术深受

广大游客喜爱时， 连说寨子就是土

家农耕文化复活向游客现场演示的

传承平台， 评价张家界探索了保护

与发展的新路子。

去过袁家界的人都知道， 山上

的雨天、雾天多，有了寨子，游客就

是看不见山也不遗憾， 因为山上还

有这么个好去处。

张玉辉们最高兴的事， 不是每

年挣了多少收入， 而是他们下山后

有了条件和能力盘儿女们读书，

15

户人家上一辈连一个高中生都没

有， 而到今年，

15

户人家已培养了

11

名大学生，他们都说这比搬来座

金山都还要高兴。

一条思路改变了一个寨子的命

运， 一个寨子又改变了一群人的命

运，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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